
成都 印 象
张岩

如 果 将城市 做 一 个拟 人 化 的 比 较 ：
北 京是一 个官 员 ，上海是一个富绅 ，深
圳是 一个暴发户 ，沈 阳 是一个男 人 ，杭
州 是 一个美女 ，重庆是 一个工人 ，成都
则是一个市 民 。

这个市 民 ，悠 闲地不慌不忙 ，使劲
掐她 一把 ，她都不会 一下子跳起来 。到
了 成都 ，浑身 上 下 的骨 头就散 了 ，脚步
也不知不觉地放慢了。

走在成都 的街 上 ，你 的 眼 睛会不 由
得 一 亮 ：成都 的女孩子这 么漂亮 ？她们
花花绿绿地点缀着 成都 的美景 。成都阴
天 多 ，阳 光 少 ，所 以 女 孩 的 肤 色 都 很
好 ，不用精心打扮 ，照样靓得惊人 。

生活在 美 人 窝 的成都 男 人 眼 中 已经
看 不 见美女 了 ，倒是外地人来成都 ，觉
得成都 男 人幸福得不得 了。“三步 一个
林青霞 ，五步一个张曼玉”，并且 “最丑
的都是张曼玉”。

曾 经有 人说 ，到 了 北 京才发现 自 己
官小，到 了 深圳才发现 自 己钱少 ，到 了 成都
才发现 自 己结婚太早 。应该说成都美女
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 ，在全 国都是数一
数二 的 。成都美女似乎随 时随地都能看
到 ，而 且 都很耐看 。她们还有 一个其他
地方美女少 有 的特点 ，就是特别 “嗲”，
说话特温柔 ，而 且她们嗲得 自 然 ，毫不
做作 ，嗲得男 人骨头酥 、耳朵 软 。怪不
得张 国 立娶 了 个成都老婆就成天待在成
都不走了 。

不 知 是 不 是 因 为 成都女人 的 关 系 ，
从而 造就 了 成都男 人总 比别地儿 的男 人
休 闲 。他们就连 男 女恋爱这样重要 的事
情也说成是 “耍朋友”。

“ 吃点儿麻辣烫 ，打点小麻将 ，泡泡
小茶馆 ，看点歪录像”。这是早些年成都
男人生活的写照 。

成 都 的 男 人 素 有 “炦 耳 朵 ”之 美
誉 ，意思 即为 他们怕老婆 。其 实成都男
人 根 本 就 不 怕 老 婆 ，只 是 他 们 疼 爱 女
人 ，所 以就宠着女人 ，让外人觉得他们
怕老婆 。对于外人 的 说法 ，成都男 人只
是会心地一笑 ，并不去解释 。

成都 的 男 人 不 会讲 豪 言壮语 ，他们
的耐 心好得很 ，摆 龙 门 阵 的功 夫却是实
实在在的 。

成都 女 人 说话 很 点 穴 ，东 拉 一 句 ，
西扯 一句 ，拉着拉着就把你 的 弱 点看 出
来 了 ，然后对症下药 ，你就不 知不 觉地
上了她的套 ，这叫温柔一刀 。

成 都 人 嘴 巴 甜 ，说 的 比 唱 的 还 好
听 。摸不清虚实 时对你甜言蜜语 ，一旦
知 道 了 底 细 ，对 你 可 就 没 有 那 么 客 气

了 。

成都人喜好搓麻将且愿赌服输 ，很
少 听说成都人 因为打麻将不给钱打起来
的 。

成都人说话嗓 门高 ，声音大 ，他们
的 口 才 那 才 叫 棒 。上 到 老 翁 ，下 到 幼
童 ，都能像打机关枪似的说上一大通而
不觉得累 。

成都人脑子灵光 ，并且干起事来蛮
劲 、猴劲十足 。

成都人虽然活得悠 闲 ，但他们 目 光
却很远 ，这充分表现在他们对下一代 的
关心和教育培养上 。他们很早就锻炼小
娃儿的能力 。在成都购书 中心 ，我经常
见到 一些 刚会说话 的小娃儿奶声奶气地
讲故事 ，经常见到 刚及乒乓球台 高 的小
娃 儿学打乒乓球 ，虽然打起来很吃 力 ，
但认真态度绝对不亚于刘 国梁 。更是经
常听他们说 “叔叔 ，阿姨”这样文明 的
话 。我想 ，谁见到这些小娃儿都不会吝
啬 自 己的微笑和赞赏的 。

这就是成都 ，这

就是成都人 。

修车 的 老刘
杨建 勇

上 班 的 路 上 ，总 会 看 到 一 个修 车
摊 ，它原来的主人就是修车老刘 。老刘
具体名字是什么无从考证 ，因为他 以修
车为生 ，大家都习惯了叫他修车老刘 。

老刘没有妻儿 ，只有 一个侄子在老
家种地 。因 为 他也 是 六十 多 岁 的 人 了 ，
侄子 多次打 电话要接他 回 去颐养天年 ，
可是老刘觉得 自 己 的身体还好 ，不愿意
回家过那种被他称做是 “吃饱等死”的
晚年生活 ，就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 。

他总是每天很早就出 摊 了 ，我早晨
上班的 时候都能看到他 。有 一次我 问他
为什 么 出 摊这 么早 ，他告诉我 ，自 己早
点 出 摊 ，早晨上班时车子 出 问题的人就
可以少几个迟到 的 。再说 ，自 己年纪大
了 ，早上睡不着 ，与其在家里待着 ，还
不如早点 出来 。老刘修车的速度快 ，一
般的小故障 ，他眼睛一看就知道 问题 出
在哪里 。他修车的时候 ，小毛病根本不
要钱 ，就是大修的费用 也总是要 比别处
便 宜得 多 ，挂 在他 嘴 边 上 的 一 句 话就
是：“没啥 ，我就 图个有事可做 ，我挣
的 是 大家 的 钱 ，不 是 靠 你 一 个人 养活
的。”

老 刘 没 活 儿 的 时候 喜 欢 看 别 人 打
牌 ，他 准备 了 两 张 小 桌 子和 很 多 小 凳
子 ，供 玩 的 人和 看的 人 坐 。每 天他 的
修 车 摊 旁 边 都 会 有 很 多 人 打 牌 、聊
天 ，我 也 时 常 在那 里凑热 闹 。不 管旁

边 有 多 吵 ，他 都 不 烦 ，总 是满 面 笑 容
地 边 干 活 儿 边 听 。有 很 多 人 逐 渐形 成
了 每 天 有 事 没 事 都 去 修 车 摊边 转 转 的
习惯 。

连续几天 ，大伙儿都没有见老刘 出
摊 。后来 ，修车摊又摆 了 出 来 ，很多人
都很关 心 地去那里看看 。几天的工夫 ，
老刘就消瘦 了 好多 ，情绪也很低落 。原
来 ，老刘住 的院子招贼 了 ，他 的三轮车
被小偷推走 了 ，车上装 的所有工具都没
了 ，这次 出 摊的工具还是 向 一个生病的
同行临时借的 。每 当 有人 问他有什 么打
算 ，他 只 是 一 个劲 儿 地 摇 头 。没 了 工
具 ，车是修不成 了 ，他也就不得不 回家
养老去 了 。侄子过 两天就来接他 了 ，让
他做好准备呢 。

没过 多 久 ，那个修车摊的主人就换
成 了 一个小伙子 。他的修车手艺 与 老刘
简直就没有可 比性 ，让很多慕老刘之名
过来修车的人都是失望而 归 。这个小伙
子好像很喜欢清静 ，那些玩牌 的人 即使
用 自 己 带 的 家什儿 来玩 ，他都不欢迎 。
渐渐地 ，去修车摊打牌 的 人也 不 去 了 ，
那个路 口冷清了 下来 。

现在 ，每 当 我路过 那个修 车摊 时 ，
还会不 自 觉地看上几眼 。可惜看到 的不
是老刘忙碌的身影 ，而是那个百无聊赖
的 小伙 子 。不知道老刘 过得怎 么 样 了 ，
是 习惯 了 自 己认为无聊 的养老生活 ，还
是又找 到 了 新 的 精神
寄托 。

二 叔
柏 兴武

二 叔 高 中 毕 业 后 回 到 山 村 先 当 会
计 ，后 当 村长 。二叔 的村长 当 到他儿子
上高 中 的 时候 ，他辞职不干 了 。他说他
不能带领乡 亲们致富 ，连 自 己供儿子读
书都 困难 ，还当什么村长 ？

二叔辞职 后 走 出 山 村 ，闯 进城市 ，
看 到 招 工 启 事 上 的 工 资 待 遇 比 在 山 村
好 ，想也没想就报名 了 。这家厂子正缺
人 ，报名 的人 只要不是残疾都收 了 ，二
叔也就进了厂子 。

进厂子后，二叔开始在机器前机械重
复劳动 。很 多 人嫌太 累 ，工资低 ，干 了
一个月 不到走 了 。二叔却说 ，他 比在家
种地强多 了 。二叔还算 了 账 ，在家起早
贪黑 ，天晴太阳 晒 ，雨天雨水淋 ，阴 天
没几天 ，一年 四 季忙得跟牛样 ，收入还
抵不 上 在 这 里干半 年 。二叔认 为 划 算 ，
干起活来干劲大 。

这天，快下 中午班的 时候 ，经理过来
说：“宜宾 ，你停机 ，跟我来。”二叔跟
着他到 了 经理办公室 ，经理拿 出 一叠钱

和一张工资单 ，说：“这是刚从银行取出
的 一万元钱和工 资 单 ，会计请假几天 ，
为 了 按时发放工资 ，我只好每组选一个
人出来代发工资 ，你们组的工资是九千
九百八十元 ，你中午休息 的时候把工资
发下 去 ，剩下 20元算你 的 劳务费 ，好
么？”二叔接过钱 ，说：“谢谢经理的
信任。”

中午 ，二叔发完工资后发现多 出 了
120元 。他核 实 员 工确实没 有 发错后 ，
他找到经理说：“经理 ，你给我的钱多
出 了 一百元 。再说 ，举手之劳 ，我不能
要报酬。”说着 ，他把 120元给了 经理 。
经理说：“这就奇怪 了 ，银行取 出 的钱
怎么会有多？”

巧的是 ，过 了 一个月 ，会计碰巧家
乡 有急事 ，又请假 了 。经理照常让二叔
几个人代为各组发工资 。这次 ，二叔发
完工资后 ，发现剩下 自 己的工 资少 了 一
百元 。二叔要去找经理 ，工友们劝他别
去 了 ，钱 当 面没 点清 ，去 了 也 说 不清 。
二 叔 却 固 执 地 找 到 了 经 理 。经 理 说 ：
“ 会不会是你发错 了？”二叔说：“绝对
不会错 。我在村里 当 了 六年会计都从来
没有错过一分工分和一分钱 ，这 么简单
的数怎么会错？”经理说：“上次 120元
给你 ，你不要 ，这次 100元为什 么 要来
争 ？”二 叔 说 ：“不 是 我 的 钱 我 不 能
要 ，是我 的 钱我 当 然要争取。”经理听
了 笑着说：“好 ！我欣赏你 ！从现在开
始 ，你 当 我 的会 计 吧 ！”二叔一听 ，愣
了 一 下 ：“你 是 不 相 信 人 ，在 考 验
我？”经理只是笑 。

第二天 ，二叔离开 了 厂子 ，不管经
理怎么劝 ，都没能把
二叔留下 。

戒烟 记
闫 军利

戒烟是件挺容 易 的事 ，我 曾 有 一年
戒过 N次的记录 。戒烟也是件很难持久
的事情 ，除 了 最后一次 ，我 以前的 N次
戒烟最长没超过一天。然而 ，令我特别
自 豪的是 ，我最后一次戒烟也是最长的
一次戒烟 ，如今三年 了 ，虽然在友人的
引 诱下偶然玩过几次 ，但再没有 自 己主
动抽过 。

我步入社会 刚开始抽烟 时 ，感觉好
奇又好玩 。想想也是 ，牛 有 闲 都反刍 ，
人 不 抽 烟 也 乏 味 。况 且 常 听 烟 民 唠 叨
“ 男 人不沾烟和酒 ，天太长地太久。”渐
渐地 ，习惯代替 了 好奇 ，衣兜里总少不
了 烟 。想 抽 时 ，随 手 摸 出 一 根 叼 在 嘴
上 ，点燃后深吸 一 口 ，吞云 吐雾之 间 ，
惬意似神仙 。有 时也发感叹 ，这烟真是

个好 东 西 ，无 论 忙 闲 困 乏 无 论 喜 怒 哀
乐 ，随时随地都可 以 冒 上 一根 ，既提神
又解乏 。当 然这个理 由 不算牵强 ，许多
烟友都是这 么 认为 的 。不过 只要有这 习
惯 了 ，那 么想抽 的理 由 多 了 去 了 ，这也
符合屁股决定脑袋的论断 。

过去 人抽大烟 ，现在人吸 白 粉 ，都
明 知道是伤身败家的事 ，可真正戒断很
难。烟民虽抽的是现代化的香烟 ，可上了
瘾也很可怕。在禁止吸烟的场所急急忙忙
找厕所抽 ，情绪波动时火烧火燎地点一
根 ，有烟没火时冒 冒失失问人借火 ，半夜
三更实在没烟抽了捡烟头抽 ，随意间扔出
的烟头差点酿成火灾 。烟龄随着年龄长 ，
抽到后来牙齿发黄满身烟味 ，雪 白墙壁 日
渐发黑 ，衣服上时常有窟窿眼 ，周 围人常
掩鼻而过。过去有段相声说抽烟之人常弯
着腰不怕狗咬 ，烟味大不招蚊子 ，常咳嗽
不拍小偷 ，这确实是给抽烟人画的漫画 。
农村烧火的灶膛或炕通里被烟熏的油黑发
亮 ，那么抽了这么多年烟 ，人的肺是否如
炉膛般黑了 ？

无 论 如 何 我 是 又 一 次 决 定 戒 掉 烟
了 。那是 四年前在工地上 ，我抽烟抽得
自 己有 些 害怕 了 。从早上 睁开眼睛一直
到 半夜迷迷糊糊之 间 ，烟很 少断过 。我
的抽烟故事常常被朋 友津津乐道 当 笑话
谈 。我 自 己 很是恨 自 己 ，怎 么孱 弱得就
戒 不掉呢？我想想 自 己屡次戒烟 失败的
经历 ，决心再总结一下 ，彻底与烟隔绝 。

我努力想着 吸烟带给我 的害处 ，想
着大家拿我抽 烟说事 的 表情 ，积极搜集
各类戒烟知识 ，把被烟熏 黑的肺部 图 片
设置为 电脑桌面 ，在 百度 “戒烟 吧”中
发帖子汲取力量 。我去小店里买 了 一大
包瓜子糖果 还 有 平 时 不 屑 的 垃圾食 品 ，
不停地吃着 。做完 了 所有能做的准备工
作 ，我开始戒烟 了 。连 我 自 己都难 以相
信 ，两天没有 抽烟 ，这 中 间 包括拒绝 了
朋 友递 过 来 “中 华”。“坚持就是胜利
啊 ！”我心里默念着 ，不断给 自 己打气 ，
继续买零食吃 。戒烟知识上说戒烟最难
的是前 一到 两周 ，我感觉其实戒烟最难
的 是前 三天 ，一辆疾驰的车在刚 刚拉 闸
的 时候最费 力 。在 戒烟第 五天的 时候 ，
我半夜里做梦抽烟 了 ，好香 ！香得我流
了 不 少 口 水。“戒烟 吧 ”中 的朋 友们相
互告诫 ，戒烟头几周 要如履薄冰 ，时刻
保持警惕 。不过那段 日 子我恰好读到 了
庄子 的 “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”这
句话 。我蓦然醒悟 了 ，我 与其每天如临
大敌地戒掉它 ，不如慢慢淡忘它 ，让它
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。

于是 ，我在 “忘掉”自 己吸烟的同时
也 “忘掉”了 自 己在戒烟 。果然 ，烟逐渐
淡 出 了 我的生活 。我终于没有被烟胁迫 ，
获得了身心的 自 由 ，培
养成了不抽烟的习惯 。

朝 半岛局势骤然升温
韩 联 社 援 引 “朝 鲜 民 主 化 推 进联合

会”（朝 民联 ）下属 自 由 朝鲜广播 电 台 消息
称 ，当 地时 间 22日 下午 6点 ，朝 民联 10多
名 成 员 在位 于仁川 江华群河岾面富近里
的江华历史博物馆前 向 朝鲜散发 12万张
传单 。当 天早些 时候 ，韩国警方 曾成功阻
拦朝 民联成 员 进入临津 阁 散发 20万张传
单 ，随后又在江华 、京畿道金浦 、连川 等距
临津 阁很近的边界地 区加强警戒态势 ，但
是最终仍然未能阻止朝 民联的行动 。

坚持执行原定计划
朝 民联原计划 于 当 地 时 间 22日 上午

1 1时 30分在临津阁 向朝鲜散发20余万张
传单 。

22日 上午 ，韩国警方和军方封锁了 进
入临津阁的两个入 口 ，该计划被取消 。

对此 ，首任朝 民联常任代 表 、自 由 朝
鲜广播 电 台 代 表金成 民表示 ：“向 朝鲜散
发传单是与朝鲜居 民的承诺 ，今天非要实
现不可。”

韩 国警方 随后 在 江华 、京畿道金浦 、
连 川 等距 临津 阁 很近 的边界地 区加强警
戒态势 ，但未能拦截民间 团体散发传单 。

22日 下午 6点 ，朝 民联 10多名成员 在

位于仁川江华群
河岾面富近里的
江华历史博物馆
前成功 向朝鲜散
发 12万张传单 。

半 岛局 势
一度 紧张
朝 民联本月

16日 宣布 ，将于
当 地 时 间 22日
上 午 11点 30分
在韩国京畿道坡
州 市 临津 阁 ，用 10个高 12米 的大型气球
向 朝 鲜散发 20万 张传单 ，同 时 夹 以 1000
张一美元纸币 。该 团体将有 50余人参与
此次活动 。

在获知该消息 的第一时间 ，朝鲜军方
便 以 “公开通告 ”的形式将传单散播地临
津 阁列为 “打击 目 标”。通告说 ：“只要 临
津 阁一带出 现小规模投放活动 ，西部前线
指挥部将不予警告 ，直接发起无情的军事
打击 ！”这是近几个月 来朝鲜对韩 国最严
厉的表态 。

对于朝方的警告 ，韩 国政府亦不甘示

弱。20日 ，韩 国
国 防 部 长 官 金
宽 镇 视 察 韩 国
中 部 战 线 最 前
方部队 时指 示 ，
若朝方 “挑衅”，
韩 国 将 予 以 充
分 的 反 击。21
日 ，韩 国 军方将
西 部 战 线 第 一
军 的 警 戒 态 势
提升 至 B级 ，22

日 又上调至最高级别 ，空军也处于待命状
态 。

22日 上午 ，朝鲜西部前线炮兵部队打
开 了 牵 引炮和 自 行火炮等的炮筒 ，摆开 了
不惜 一 战 的姿态 。而韩 国 军方也在 密切
监视事态发展 ，为 了 以 防万 一 ，韩军 已在
临 津 阁 地 区 增加 部 署 了 K—9自 行 火炮 、
155毫 米 牵 引 炮 等 武 器 ，以 及 F—15K、
KF—16等空军巡逻机 。

此外 ，韩 国 军方还 向 临津 阁 地 区 800
多名居 民下达避难令 ，要求他们22日 上午
进入 防空洞 ，以 防军事冲突 。至此 ，朝鲜

半岛局势再次到了 一触即发的边缘 。
韩方态度突然软化

不过 ，自 22日 上午 8点 40分起 ，韩 国
警方在军方 的配合下开始禁止游客和非
当 地居 民进入临津阁 ，相关道路的车辆通
行也被阻断 ，朝 民联成员 因无法抵达临津
阁而被迫取消空投传单计划 。

对 此 ，韩 国 警方 回 应说 ，之所 以暂时
切断临津 阁地 区 的交通 ，是因为考虑到朝
鲜的威胁带来 的安全 问 题 以及 当 地居 民
的反对等 因 素 ，而 且 根据事态发展情况 ，
警方还有可能“再提高应对强度”。

传单事件时有发生
临 津 阁 建 于 1972年 ，为 纪 念 朝 鲜 战

争 、祈愿南北统一所建 。它的具体位置是
在靠近朝鲜半岛南北军事分界线的西边 ，
距离分界线只有 7公里 。近年来常有外国
游客光顾这里 。

散发传 单 事 件 在 过 去 也 经 常发生 。
一 些韩 国 民 间 团 体不仅 向 朝鲜境 内 散发
传单 ，而 且掺杂 一 些纸币 ，意在 吸 引 朝鲜
民 众注意 。此外 ，为 了 配 合 心 理 战 的 需
要 ，韩 国 军方 自 2004年 4月 开始 ，大量 向
朝鲜空投传单 、药品和衣物等。（柳 洪 杰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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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罗斯国 防部长谢尔久科夫 22日 表示 ，俄未
来两年 内 将拨款近 70亿卢布 （约合2.25亿美元）
用于建设南千岛群岛 （日 本称北方四 岛 ）的驻军设
施 。

谢尔久科夫在当天举行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
会会议上说：“两年前 ，俄总统责成改变驻南千岛
群岛部队的结构并更新其装备。我们已经完成了
更新武器和军事装备的部分工作 。计划投入这项
工作 的资金约为 70亿卢布 。我们将在未来 两年
内获得这笔资金 ，并彻底重装我们的部队——第
1 8机枪炮兵师。”

驻扎在择捉岛和 国 后 岛 的第 18机枪炮兵师
是俄部署在南千岛群岛的唯一常备部队 。它装备
了 坦克 、装 甲 车 、自 行火箭炮 ，以及防空和反坦克
武器 。

千 岛 群 岛 位 于 堪察加 半 岛 与 北海道之 间 。
群 岛 南部 的齿舞 、色丹 、国后和择捉 岛 被俄 罗斯
称为 南 千 岛 群 岛 ，日 本 则 称之为 北方 四 岛 。俄
日 两 国 在 四 岛 归 属 问题上互不相让 。俄罗 斯总
理梅德 韦 杰夫 曾 在 2010-2011年担任俄总统期
间 两 次视察该地 区 。他在 2011年 2月 的 一次 国
防 会 议 上表 示 ，俄 罗 斯必 须在 南 千 岛 群 岛 部署
“ 必要和足够的现代化武器”，“以保障这片不可
分割 的领土的安全”。　（欣华 ）

约旦挫败“最致命”恐袭阴谋

约旦情报部门 当地时间 10月 21
日 宣布挫败一起针对该国购物 中 心
和英美等西方国家外交使 团驻地的
恐 怖 袭 击 阴 谋 ，共 有 11名 嫌 犯 被
捕 。如 若得 逞 ，袭击将造成数 千 人
死亡 。

约 旦 情 报部 门 21日 发 表 声 明

说 ，上述 11人恐怖主 义 团 伙 与 基地
组织有密切联系 ，他们 自 今年 6月 开
始策划 一起代号为“11·9第二 ”的恐
怖袭击 ，企 图 在 约 旦首都安 曼 的 主
要 商 业 中 心 、重要机构及外 国 使馆
住宅 区实施连环爆炸 ，造 成该 国 有
史以来 “最严重的人员损失事件”。

2005年 11月 9日 ，安曼 3家五星
级宾馆接连 遭遇 自 杀 式爆炸袭击 ，
造成至少 59人死亡 、300多人受伤 。
按 照 阿拉伯语 日 子在 前 、月 份在后

的写法 ，当 天正好是 9/11，因此约旦
的此次 11·9恐怖袭击事件又被称为
“ 中东9·11”。

约旦国家 电视台 21日 晚公布 了
1 1名被捕嫌犯 的 照 片 ，并称他们都
是约旦籍武装分子 ，年龄在 20至 40
岁之间 ，其中很多人留着络腮胡子 。

约旦情报部 门 的 声 明 还指 出 ，
这个恐怖主义 团 伙 已制订 了 详细的
袭击 计划 ，他们准备首先袭击安曼
的 两个购物 中 心和住有外国人的酒
店 ，然后再用 强 力 炸 药和化学炸药
袭 击 使 馆 区 和 其 他 重 要 机构 。此
外 ，他们还计划 用 火箭弹袭击英美
等西方 国家外交使 团驻地及外交官
的住处 。

声 明 说 ，约旦情报部 门 已缴获
该 恐怖 主 义 集 团 作 案 的 枪 支 和 弹

药 、用 于 制 造炸药 的材料 、电脑 、数
码相机和伪 造证件等 。目 前 ，该案
件已移交国家安全法院。

约旦信息部长兼政府发言人萨
米 ·马艾塔表示 ，这 一事件说 明 “极
端恐怖 主 义 团 伙 ”对约 旦 的 国 家安
全构成 了 严 重威胁 ，他们试 图 破坏

约旦长期以来的稳定局面 。
此外 ，约旦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

士称 ，活跃在伊拉克的基地组织炸药
专家 向上述恐怖团伙提供了指导 ，目
标是研制 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新型炸
药 ，以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。

约旦是美国在 中东地 区 的重要
盟友 ，与 很 多 西方 国 家及 以 色列关
系 密 切 ，该 国 也 因 此成为基地组织
和其他宗教极端武装组织的袭击 目
标 。　（钟和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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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男子 21日 在美 国威斯康
星州 密尔沃基市郊 区 一家水疗店
开枪行凶 ，射杀 3人 、射伤4人后 自
杀 。

对密尔沃基而言 ，这是继 8月
锡克教庙枪击案后再次发生致命
枪击事件 。

事发地是布鲁克菲尔德 ，位于
密尔沃基 以 西大约 15公里 ，在一
座购物 中 心对面一家 名为 阿萨尼
亚的美容水疗店 。

目 击者说 ，枪击当地时间上午
1 1时发生 。

乔 ·布伦特现年 26岁 ，说他听
到枪声 时正走 出 水疗店旁一家快
餐店 。不到 2分钟 ，一名警察进入
快餐 店 ，要所 有 人 离 开 。布伦特
说 ，他上 了 自 己 的汽车 ，看到 一 名
20多岁女子脖上的纸巾 血迹斑斑 ，
由 他人从水疗店抬到担架上。“她
在尖叫 ，伤得非常重。”目 击者克里
斯托弗 ·法伊弗说 ，他正在去购物
中心的路上 ，看到一个女孩光着脚
在停车场跑。“她尖叫 、哭得歇斯底
里。一直在说，‘我妈妈被杀了 ’。”

布鲁克菲尔德警方确认 ，枪手
名为拉德克利夫 ·霍顿 ，45岁 ，是密
尔沃基郊 区棕鹿镇人 ；霍顿当场射
杀 3人 、射伤4人 ，在水疗店 内 留下
一个简易爆炸装置 。

警长丹尼尔 ·图沙斯说，3名死者都是女
性 ，没法立 即提供她们的年龄和身份信息 。
警方在水疗店发现霍顿的尸体 ，显然死于 自
己造成的枪伤 。

4 名伤员在密尔沃基弗洛艾德特医院接
受治疗 ，伤势暂不清楚 。媒体报道 ，其 中 一
名颈部受伤的妇女可能怀有 6个月 身孕 。

图沙斯几乎没有提及霍顿行 凶 的动机 ，
但确认他的妻子在那家水疗店上班 。图 沙
斯说 ，霍顿本月 4日 戳破妻子汽车 的轮胎 ，
因涉嫌故意破坏而遭逮捕 。据 当 地媒体报
道 ，霍顿的妻子想与他离婚 ，两人关系紧张 。

（ 宗合 ）


